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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貴遊到眾遊： 

漢代與民國「異物」賦的文學場域展演 

及其天下（世界）圖像 

  梁淑媛∗ 

摘 要 

「異物」之知識分類而言，其「不同於俗」的「新」與「奇」，常與文

人懷才不遇或孤憤之狀連結，文人即使未嘗親睹這些異物，但從聽聞或其

物類屬性，特別羨慕這些「異物」能為宮廷帝王貴族所欣賞。透過這些「異

物」也正足以成為感懷自傷的媒介，並且藉異物隱喻自身奇特高潔而不流

俗、「不同」於大眾，甚至於質疑庸才得位。由此藉異物之書寫以彰顯一己

清高之心志，這樣的書寫亦蔚為漢代述志攄情的詠物小賦書寫。 
傳統漢大賦對「異物」的鋪采摛文，以及詠「異物」的抒情小賦，到

了近兩千年後的民國初年，賦作文體運筆之於「異物」對象，呈現了什麼

樣的風貌？當觀看異物者不再只是上層貴族，也含括了庶民百姓、普羅大

眾；遊觀場域從「皇家園林」變成娛樂性十足的「遊樂園」，在這些時空環

境的改變之中，書寫者既有懷才不遇的士人，亦有賞奇獵新的報刊撰文者，

然而何以他們鍾情且熟稔於「賦」之文體寫作？本文主要析論的賦作有民

國初年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

漁賦體）、但燾〈𪓟鼊賦有序〉等，及旁析不著撰人〈大世界廣告〉及曹植

〈神龜賦有序〉為輔。 

 
∗ 梁淑媛現職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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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民國「異物」賦作書寫，相較於漢代以降的書寫手法、情感、文

化政治氛圍，探討其有何異同及其可與比較討論之處。 

關鍵詞： 民國異物賦、〈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遊大世界賦〉、

〈大世界觀跑冰賦〉、〈 鼊賦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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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異物」之說，古已有之，漢代史書多有所載。如《史記‧屈原賈生

列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

『服』。」1集解引西晉晉灼之語說道：「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

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2此《異物志》為巴蜀地區之書。賈

誼（西元前 200-168）曾撰〈鵩鳥賦〉，其中有兩處寫到「異物」，指的就是

與長安常見物類不同之異地、異域之物，在時人的認知上多少帶有神異的

質性，且被指稱為是不吉祥之物：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兮，

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

「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鵩乃嘆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兮，萬物為銅。合散訊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

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

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

變齊同。……3 

何以賈誼會認為鵩鳥是「異物」不祥之鳥，甚至會招致危及性命的凶事災

禍？根據饒宗頤（1917-2018）〈賈誼《鵩鳥賦》及其人學〉一文考證： 

鵩字又作伏鳥，陝西乾縣出土《章懷太子墓誌》云：賈生賦（伏鳥（《文

物》一九七二年七期）集韻入聲一屋有鵩無伏鳥字。《類篇‧鳥部》

亦不見伏鳥字。《西京雜記》：長沙俗以鵬鳥至主人家，主人死。《荊

楚歲時記》:「鴞大如雞，惡聲，飛入人家不祥。」《晏子春秋》

下記柏常騫禳梟事。楚帛書（倉月）又（梟）（內）於上下。印

度古經典中梟屢見，《梨俱吠陀》《阿達婆吠陀》皆見之。《梨俱》

X（一）一六五‧四，梵語梟為 1uluka。uluka 四眼，為死神 yama
（琰摩即閻王）使者。印度 Mohenjadano 遺址出土有骨梟。馬王

堆軑侯墓中非衣二件，其圖中有三鳥，一在中間展翅，只立水兩

 
1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2496。 
2 同上註，頁 2497。 
3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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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可能即指梟鳥。秦器金飾上鴟梟形物（《文物》一九九五年

六期）。4 

由是以知，不論中國古籍或印度語典、古墓遺物，根據的是實際經驗法則

所得的實證，鵩鳥飛入人家，必有人死，它是死神的化身： 

誼屬于早熟而夙慧型人物，其著述〈鵩鳥賦〉值得仔細咀嚼玩味；

其于 24 歲時任長沙王太傅，居長沙一段時間，今馬王堆出土群

籍與其著述互相考證，多有待于抉發。觀〈鵩鳥賦〉末段，賈子

之學，以人事為重，所重在人之道德。賈子釋神明，從人身精神

上立論，故稱其所重在人學。5 

賈誼〈鵩鳥賦〉雖然看似以道家之學討論神明「異物」，並藉以發揮死生之

理，但歸宗所在仍是人學。這也是後代賦作託物言志，述志攄情常見之筆

法。廖國棟曾將「詠物賦」定義為「以吟詠物之個體為主旨之賦，謂之詠

物賦」，據此，廖國棟並將魏晉時期詠物賦分為「天象、地理、植物、動物、

器物、建築、飲食」等幾類。6除「一般」物象之吟詠外，以漢代來說，除

詠物言志可見「異物」之書寫外，另有書寫漢帝國體國經野、恢弘氣象之

賦作，亦常可見「異物」充斥其中。例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引〈上

林賦〉中「梬棗楊梅」，關於「梬棗」為何物？〈索隱〉張揖云：「其大小

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並引《荊楊異物志》：「其實外肉著核，

熟時正赤，味甘酸。」7來說明。顯見因各地物產豐饒，類似《異物志》這

一類書籍，在古代已成為提供許多名物解說重要的參考資源。漢賦作者在

體物逞辭的運用上，顯然「異物」作為一觀覽對象與行文主題，頗有引人

入勝，鋪奇炫技之效。《漢書‧西域傳下》最末之〈贊〉中，班固（32-92）
說道：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

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

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

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4 饒宗頤：〈賈誼〈鵩鳥賦〉及其人學〉，《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4

期（2003 年 8 月），頁 99。 
5 饒宗頤：〈賈誼《鵩鳥賦》及其人學〉，頁 99。 
6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13。 
7 ［西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頁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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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

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

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8 

文中以「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歌頌西漢初年帝國天威及盛世之狀。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到的幾個「異物」，其中「大雀」即鴕鳥，班固的妹

妹班昭曾撰寫〈大雀賦〉9，《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記載「安息國遣使獻

師子及條枝大爵」，此處所說「大爵」即「大雀」，班昭的兄長，也是班固

的弟弟班超，出使西域 31 年，除讓西域五十餘城國得以與漢友好，平息戰

事，亦間接促成諸多「異物」在朝貢行列中，得以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班

昭此篇賦作，是較為早期描寫從西域進貢鳥類之賦篇。 
除了陸地上「異物」，海中「異物」亦是一大奇觀。文中另一異物「瑇

瑁」、「文甲」，唐朝顏師古作注說道：「瑇音代。瑁音妹。」另曹魏的如淳

也指出：「文甲即瑇瑁也。」清初著名的字典《正字通》曾詳述瑇瑁之狀：

「瑇瑁生南海，介屬，狀似龜黿，殼稍長，背有甲十二片，黑白班文，邊

缺如鋸齒，無足，有四鬣，前長後短，煮其甲，柔如皮，因以作器。」事

實上，西漢陸賈（西元前 240-170）《新語‧道基》早已指出：「夫驢騾駱駞，

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10另外，東漢王

符（83-170）《潛夫論‧浮侈》也曾說道：「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

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緤，驕奢僭主，轉相誇詫。」11除了生物性海

龜之屬的瑇瑁，若將《漢書‧東方朔傳》言及「宮人簪瑇瑁，垂珠璣」，顏

師古注：「瑇瑁，文甲也」，12顯然此珍奇異物亦已加工處理成為身上裝飾之

配件。 
一般而言，「異物」涉及對於「物」之分類知識概念，人對已見熟悉之

物，將性質相近者歸為一類，謂之「同類」之物；相對的，對於新接觸認

識之物，若屬於先前已知之物相近者，則仍歸屬於先前之同物，但若發現

此新物與先前認識之物不屬於同屬性者，則歸之於「異物」，如大雀（鴕鳥）

雖都屬於鳥類，但與其它大鵬、燕雀等之鳥類又有所差異。「瑇瑁」（文甲）

 
8 ［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第 66 下》（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3928。 
9 〈大雀賦〉：「嘉大雀之所集，生崑崙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德而歸

義，故翔萬里而來遊。集帝庭而止息，樂和氣而優遊。上下協而相親，聽《雅》、《頌》之

雍雍。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 
10 ［西漢］陸賈著，王利器校注：《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3。 
11 ［東漢］王符著，彭鐸校正：《潛夫論》（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30。 
12 ［東漢］班固：《漢書‧東方朔傳第 35》，頁 2858、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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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屬龜類，但亦不同於一般陸地上或其它水上之龜。換言之，「異物」是從

「同、異」概念來區分，其中涉及概念及其性質確認，以及分類知識的建

立。然對觀看者而言，通常「異物」為「奇」、「新」之物，因此「奇物」

之稱也屢屢出現在漢代文獻，如《史記‧大宛列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

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

「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13以上兩

段都強調西域各國多「奇物」。漢朝為求奇物，除懷柔使西域國家臣屬，有

時也以兵戎征戰，獲取大漢東土所沒有的「異物」或「奇物」。從觀覽者而

言，漢代這些異物、奇物幾乎全為帝王及王公貴族，或者來自進貢國家使

節所欣賞，前引《漢書‧西域傳下》即說道：「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

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

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換言之，這些觀看者的身分並不下於庶民百姓，觀看的場域也在於漢代皇

家園林（「廣開上林」），甚而為招待賓客，還有娛樂性節目「魚龍、角抵之

戲」串場：「角抵戲」為漢代對各種體育活動和樂舞雜技的總稱。包括角力、

扛鼎等雜技、幻術和裝扮人物、動物的樂舞表演等。14「魚龍」則為漢代百

戲之一，作魚龍變幻狀。漢代貴遊文學作品，包括漢大賦對此異物、奇物

之狀頗多描繪。然而從「異物」之知識分類而言，其「不同於俗」的「新」

與「奇」，又常與文人懷才不遇或孤憤之狀連結，文人即使未嘗親睹這些異

物，但從聽聞或知其物類屬性，特別羨慕這些「異物」能為宮廷帝王貴族

所欣賞，透過這些「異物」也正足以成為感懷自傷的媒介，並且藉異物隱

喻自身奇特高潔而不流俗，「不同」於大眾，甚至於質疑庸才得位，由此藉

異物之書寫以彰顯一己清高之心志，這樣的書寫亦蔚為漢代述志攄情的詠

物小賦書寫。傳統漢大賦對「異物」的鋪采摛文，以及詠「異物」的抒情

小賦，到了近兩千年後的民國初年，賦作文體運筆之於「異物」對象，呈

現了什麼樣的風貌？當觀看異物者不再只是上層貴族，含括庶民百姓、普

羅大眾；遊觀場域從「皇家園林」變成娛樂性十足的「遊樂園」，在這些時

空環境的改變之中，書寫者既有懷才不遇的士人，亦有賞奇獵新的報刊撰

文者，然而何以他們鍾情且熟稔於「賦」之文體寫作？這樣的「異物」書

 
13 ［西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頁 3166。 
14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顏師古注：「應劭曰：

『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

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抵者，當也。非謂抵

觸。文說是也。」班固：《漢書‧武帝紀》，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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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相較於漢代以降的書寫手法、情感、文化政治氛圍，又有何異同可與比

較討論之處？ 

二、極視聽之娛：宮廷苑囿與大眾遊樂場之「異物」 

漢代張衡（78-139）〈西京賦〉中刻畫百戲生動活躍、形容淋瀝盡致，

迄今吾人猶能想像其當時雜技高超之藝術特色，以及場面鋪排之驚險華

麗，而在民國初年〈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及〈大世界賦〉當中，

描寫上海「新世界」與「大世界」的表演場地及型態，也都是「極其壯觀

華麗」且「百戲雜陳，單從戲劇類和曲藝類節目表演場所來說，大世界可

以說是國際上最早的，也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戲劇超市」。15古

今相較，二者可謂極其近似。 
漢代張衡〈西京賦〉中描寫的百戲，是一幅生動的漢代帝王生活圖景，

「百戲」是樂舞雜技的總稱，源自秦漢之際，會集當時的各種娛樂活動，

除了雜技、武術、幻術、滑稽、角抵、滑稽表演，也包括演唱、舞蹈及賦

中最後載記的馬戲……等多種民間技藝的綜合表演，廣泛流傳在宮廷、貴

族社群的生活世界。箇中包括許多不同的表演形式和豐富的項目，故稱之

為百戲。「百戲」真實地記錄了漢代的娛樂方式，其多樣性呈現，也讓吾人

得知宮廷雜技的成熟發展。16以〈西京賦〉所描述而言，表演場地是在西京

寬闊的「平樂觀」，有如今天的綜合性遊樂場。「平樂觀」始建於漢高祖時

期，武帝時增修，在長安的「上林苑」。張衡〈西京賦〉記載「大駕幸乎平

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此一作樂之處，也就是《漢書‧武帝紀》中的角觝

戲演出之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17及「（元封六年）

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18平樂館即平樂觀，武帝分別於元封 3
年及元封 6 年，接連一次又一次大規模的進行百戲搬演。地點就是在「上

林平樂觀」。劉熙在《釋名‧釋宮室》寫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以

見「觀」是被當做看臺使用的。武帝以此為看臺，觀看場面宏大的百戲演

出，精彩表演一覽無遺。武帝時因國勢恢弘壯大，為向外國及異族的人士

宣傳誇示，邀請其相繼前來長安參與盛會，《漢書‧西域傳》載：「設酒池

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

之。」可知接待外國使節及君王賞會之百戲，已為國族常典之事。相關演

 
15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上海：上海戲劇學院博士論文，2005 年），頁 3。 
16 有關於唐代百藝娛樂活動如幻術、角抵戲及平樂觀相關析論，參見黃水雲:《傳承與拓新

―唐代遊藝賦書寫》（臺北：文津出版社，2012 年），頁 254、302 及 54。 
17 班固：《漢書‧武帝紀》，頁 194。 
18 同上註，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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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活動不但豐富了百戲的內容，使得百戲更加風行，敷演規模更為盛大，

同時更促進文化交流，達到歌功頌德，潤色鴻業、闡揚國勢宏偉的目的。《鹽

鐵論‧崇禮》記載：「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19由

是以見當時官、民皆以百戲娛樂賓客的風尚，但以帝王在宮廷中接待外國

使節宴會中搬演的百戲聲勢最為壯觀，且所謂「民」，也非尋常百姓人家，

而是有相當社經地位或富商巨賈等條件之「貴遊」人士。 
另外，漢代李尤〈平樂觀賦〉記載「平樂觀」雄偉華麗之狀，包括地

理位置及以及其中珍禽異獸、祕戲雜技、侏儒巨人，田獵戲謔等精彩百戲

表演。〈平樂觀賦〉說道： 

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

徒觀平樂之制，鬱崔嵬以離婁。赫巖巖其崟嶺，紛電影以盤旴。

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岧嶢之翠樓。

過洞房之轉闥，厯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蒼山。龜池泱漭，

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大和隆平，萬國肅清，殊

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並。雜遝歸誼，集於春正。

翫屈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僚於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

祕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鞀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

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

刃吐火，燕躍鳥跱。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

色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騎驢馳射，狐兔驚

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駮。白舄朱首，魚龍曼延。

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20 

承上文得覽「平樂觀」宮殿華麗恢弘，廣場野望無際，摔跤、舉重、吞劍

吐火、走索、跳舞、跳丸、騎驢射箭以及魚龍漫延幻術等百戲演出，甚至

觀賞侏儒、巨人、畸人等戲謔嘻笑。由此以見，「平樂觀」乃是漢代帝王舉

辦巨麗樂舞、搬演百戲的重要場地。另外，平時皇室外戚等貴遊集團欲觀

賞競賽節目或是遊樂，「平樂觀」也是他們常蒞臨之地。 
另，既然已知「平樂觀」位於上林苑，然而上林苑囿廣闊，其又位於

上林苑何方？根據學者考證： 

平樂觀究竟在上林苑中的什麼方位呢？《資治通鑒》卷 18「武帝

元光五年」胡三省注稱：「平樂觀在未央宮北，週四十五里；高

 
19 ［西漢］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37。 
20 ［東漢］李尤：〈平樂觀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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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時制度草創。至（武）帝增修之。」但《漢書》卷 99〈王莽傳

（下）〉則說：平樂觀是王莽拆除的長安城西上林苑中十餘所建

築之一，與未央宮北之說不同。據此，何清谷先生認為平樂觀可

能在建章宮之北，也可說在未央宮西北。平樂觀有「周回十五里」

的面積，應該說規模是比較宏大的。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遊樂

場，自然會引起人們的諸多關注。21 

雖然平樂觀的位置尚未考證詳確，但其範圍之廣闊，供給王公貴族做為宴

會百戲表演及田獵遊樂之地，是足以達到歌功頌德、恢宏聲勢及揄揚功績

之目的。 
張衡〈西京賦〉作為潤色宏業之所用，其記載百戲內容除上所述外，

還有許多宏偉之處：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

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讌濯，

胷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參差。

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

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

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

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

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

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

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

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

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

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

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

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22 

根據文中所記載百戲內容之豐富彩姿，表演場面之盛大空前，有「魚龍漫

延、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讌濯、跳丸、走索、吞刀、吐火」，都是武

技、雜技和幻術之類。「總會僊倡」屬於歌舞的一種，「東海黃公」是角抵

戲，是已經具備敘事因素的武技，被認為是中國戲劇的萌芽。 

 
21 耿占軍：〈漢唐長 安樂舞百戲演出場地的選擇及其啟示〉，《唐都學刊》2005 年第 6 期，

頁 8。 
22 ［東漢］張衡〈西京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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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百戲中如張衡〈西京賦〉描寫的「魚龍漫延」為漢代大型幻術表

演，是西域幻術與本土雜技相結合的藝術形式。取材於佛教《賢愚經》記

載舍利弗與外道魔頭以幻術鬥法的降魔故事，這個故事在敦煌壁畫和變文

中都有出現過，然而幻術、壁畫和文學根據各自特性，做了不同的藝術形

式的表現。但「魚龍漫延」僅為佛教元素運用在一般的宴樂遊戲上，並無

深刻教義引證與傳播。23 
再者，百戲中如張衡〈西京賦〉描寫的「水人弄蛇，奇幻儵忽」，唐代

李善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但是，水人究竟是何義，仍難得

其解？根據考察《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有關倭國的記載，當

中有提及「水人」：「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

以為飾。」24雖然這裡指的水人並不一定都是裸體者，但沉下水裡捕魚蛤者

必定是裸體水人，大致就是裸體弄蛇人，25提供給大眾觀賞娛樂。 
令人玩味的是，上述列舉張衡〈西京賦〉部分奇幻之術百戲表演，在

民國初年「新世界」、「大世界」遊樂場，或是後起的上海其他遊樂場中，

相關遊樂項目或多有所再現。所謂「新世界」、「大世界」的百戲雜陳，並

非僅有戲曲搬演，而是像漢代張衡〈西京賦〉一樣的品類鋪陳，亦即統包

所有愉悅耳目、聲色之好之物，根據大世界遊樂場百戲雜耍的節目單亦可

一窺其概略。26 
「新世界」及「大世界」遊樂場分別有出刊自屬的報紙《新世界》、《大

世界》，當中有為數不少以「新世界」或「大世界」為題，或是與遊樂場百

 
23 了解「魚龍漫延」與佛教幻術的關係，也是對佛教傳入時間及傳入方式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郗文倩：〈張衡《西京賦》魚龍曼延發覆―兼論佛教幻術的東傳及其藝術表現〉，《文學

遺產》2012 年第 6 期，頁 1。 
24 ［蜀］陳壽：《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855。 
25 李福順：〈張衡《西京賦》水人解〉，《社會科學戰線》1980 年第 3 期，頁 222。 
26 根據各時期遊樂專案匯總而成的「大世界」遊樂場百戲雜耍節目單，概略整理如下，詳參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頁 9。 
戲劇類表演 非戲劇類表演 參與性遊藝專案 其他 

地方戲： 
京劇、滑稽京劇、提

線京劇、越劇、滬劇、

淮劇、婺劇、揚劇、

甬劇、錫劇、崑劇、

書戲、國粹戲法女子

昆劇、南方歌劇、紹

興文戲、電影、話劇、

文明戲、皮影戲、木

偶戲、滑稽戲……。

大鼓、蘇州評彈、本

灘、蘇灘、化裝蘇灘、

單弦快書、三弦拉

戲、戲迷雙簧、口技、

鳥語口技、文明宣

卷、太平歌詞、小熱

昏、申曲、群芳會唱、

連環春戲、扯鈴、四

明文戲、魔術、雜技、

幻術、車技、……。

秋千、飛船、升高輪、

彈子房、哈哈鏡、剪

影、騎驢、擊電磅、

吊王八、套金剛、電

子遊藝機、射擊、魔

宮、夢幻小屋、碰碰

車、拉杠鈴、西洋鏡、

吹橡皮牛、吃角子老

虎機、X 光……。 

展覽、假山園林、跑

冰場、舞蹈、吉尼斯

表 演、歌曲音樂、燒

香、看相、飲食、商

場、妓女拉客、書報

閱覽、猜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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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相關的賦篇。此外，由於「新世界」及「大世界」屬於上海重要的遊樂

地標，因此民國初年其它上海重要的報刊，亦有諸多相關於「新世界」及

「大世界」遊樂場之賦作刊登以及廣告。底下首先以雙木〈新世界賦〉（仿

曹子建銅爵台賦）為例分析之： 
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 

從余友而嬉游兮，登層樓以娛情。見重宇之魏然兮，觀吾華之所

營建。屋頂之嵯峨兮，浮花園乎太清。備雅俗之共賞兮，有藝術

之雜陳。臨浦江之長流兮，望輻輳之梯航，當烈風之蕭瑟兮，聽

汽笛之時鳴。新世界其既成兮，人聯袂而偕往。揚國威於世界兮，

慶我邦之維新。惟英美之為盛兮，豈難與之頡頑休矣。美矣名聲

遠揚，振興我漢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富強而無極兮，等茲樓之堂皇。27 

郁慕俠（1882-1966）於〈生活在民時的十里洋場〉中介紹「遊戲場之始祖」

是這樣描寫： 

 
27 雙木：〈新世界賦〉（仿曹子建銅爵台賦），《餘興》第 18 期（1916 年），頁 20。〈新世界賦〉

（仿曹子建銅爵台賦）一些文辭，是仿擬《三國演義》版。相關比對如下： 
〈登臺賦〉 〈登銅雀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聊登臺以娛情。 
見天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域。 
臨漳川之長流兮，望眾果之滋榮。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天功恒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呈。 
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曹植：《曹植集校注》卷一，（北京：中華

書局，2018 年 09 月），頁 44~45。 

從明后以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 
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 
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 
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 
立雙臺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 
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俯皇都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 
欣羣才之來萃兮，協飛熊之吉夢。 
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雲天亙其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 
揚仁化於宇宙兮，盡肅恭於上京。 
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 
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 
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君壽於東皇。 
御龍旗以遨遊兮，回鸞駕而周章。 
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 
願斯臺之永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民間流傳《三國演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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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地方，從前向無遊戲場。民國初元，黃楚九氏在南京路、

浙江路、湖北路之間，建一高聳巍峨之屋頂遊戲場，名曰「樓外

樓」。下層開設戲館（即前醒舞臺、新舞室、競舞室、天婷舞臺

原址），正門適對南京路大道，極冠冕軒敝之致，用升降梯上下，

進門設有凹凸鏡數面。當時一般少見多怪的滬人，驟睹此高聳的

屋頂花園和升降梯及凹凸鏡，莫不諾為希罕，故遊客趨之若騖，

營業很好。後來新世界、天外天、繡雲天（即今之神仙世界）、

大世界、勸業場（即今之小世界）、雲外樓繼續興起，而老牌始

祖之樓外樓反一蹶不振，關門停業（今漢口路之天外天、民國路

之雲外樓也早已閉歇了，新世界南部已改為旅館，僅存北部，也

時開時停）。28 

郁慕俠曾先後參與上海《時事新報》、《滬報》、天津《益世報》、北京《晨

報》等報寫作，為民初重要的報人及文士。其所著《上海鱗爪》記錄民初

上海的社會變遷及人文掌故、租界狀況、市民生活、滬語軼聞等方面，史

料相當豐富，從中亦可窺見「新世界」、「大世界」的前世今生。 
 

   
 
1912 年由藥商黃楚九（1872-1931）所創辦的屋頂遊樂場「樓外樓」。因遊

客眾多不堪負荷，被工部局定為危樓並勒令拆除。因此黃楚九另於 1915 年

8 月創辦「新世界」，翌年，「新世界」大股東經潤三過世，黃楚九陷入人事

鬥爭而遭排擠，黃氏於是拿回資金另立門戶。1917 年，黃楚九另起造新的

遊樂場名為「大世界」。29筆名「病鴻」與「童繡佛女史」的男、女兩位騷

人墨客，曾在〈春日遊大世界賦〉、〈遊大世界賦〉兩篇賦作中，分別寫下

了「大世界」遊樂場之盛景： 

 
28 郁慕俠原著，蔡登山主編：《生活在民國的十里洋場：上海鱗爪（風華篇）》（臺北：新銳

文創，2019 年），頁 91、92。 
29 可參閱傅湘源：《大世界史話》（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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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 

春到人間，春花吐蕊；春來江上，春草綿芊。 
當此時一片春光，幻出六朝金粉間。 
何處滿園春色，養成三月煙花，迺有大世界焉。 
春申獨步，如聞貫耳之；春雷春景無邊，可作消閒。 
於春晝坐飛船兮來往，水驚不波。乘流馬兮馳驅，春風得意。 
春生妙舌，傾聽南北彈詞。着手成春，遍看東西魔術。 
入灘簧場，鶯聲燕語，渾疑春鳥齊鳴。 
登大觀樓，遠矚高瞻，隱約春山遙接。春醪初熟，堪澆大塊之文章。 
春服既成，新試小家之碧玉，偶向春燈影裏。 
數聯春語，費尋思同來。 
廣度延春，一盞碧螺春解渴。 
春情脈脈，美人吟惜春之詞。 
春日遲遲，名士歌陽春之曲。 
五光與十色，春夢不甜，一刻值千金，春宵難買。 
但願留春常在，任絜伴以游春。 
莫教送春有期，抱春愁離別也。30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 

若大世界，高聳蒼穹。層樓口閣，八面玲瓏。 
現共和廳上，羅列鼎鐘。鉄網橫檻，口複行空。 
迴環盤旋，曲折交通。高低冥迷，莫知西東。 
屋舍雲連，遑論卑崇。千里窮目，更上一重。曲榭迴廊，遍歷游踪。 
花木扶疎，掩映簾櫳。升降機器，駕電御口。歌喉繚亮，管竹絲桐。 
奇類異狀，目所未逢。 車往還，女綠男紅。或曳長裙，或露酥胸。 
流目送盼，春意融融。更有報社，識見宏通。莊詞諧語，繡虎雕龍。 
萍社燈虎，聯語時鐘。電燈影下，畢集詞翁。 
問誰為之點縱兮，乃海上漱石生、天台劉山農。31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和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二賦，不僅以傳統

大賦騁詞體物的誇飾寫作手法來寫「物」：鼎鐘、複道、屋舍曲榭、迴廊、

管竹絲桐、花木簾櫳及南北彈詞等。這些琳瑯滿目極具古典貴族皇宮的樓

閣，和精緻景物及藝術的呈現，表現出一般百姓已能親臨欣賞到皇室才能

 
30 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8 年 4 月 22 日。 
31 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7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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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的高貴物質。至於新奇之物也有，賦中自述「奇類異狀，目所未逢」

的是，「 車」往還；女綠男紅，或「曳長裙」、或「露酥胸」。「 車」應指

的是「自用汽車」，他選用的修辭應是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也就是以帷幕裝飾車子，指整

車出行。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坐飛船」或「乘流馬」，也是用模糊的

語言籠統帶過：「坐飛船兮來往，水驚不波；乘流馬兮馳驅，春風得意。」

由於詞彙的侷限，對物的現代性體認及外型具體的描寫，無法讓人了解其

功能或意會到它們帶給人們的樂趣在哪裡。因此，連帶在情境上的營造，

也無法顯露出一個與以往朝代迥然不同的新奇「大世界」交通工具的特色，

這是美中不足之處。 
不過，賦中形容來「大世界」遊樂的「女綠男紅」等各色人物，服飾

裝扮上或「曳長裙」、或「露酥胸」，顯然已經不僅僅是時髦能描寫的，而

且西化的程度是大膽、敢露一己的好身材，和清朝把全身包得緊緊的保守

旗袍大不同，令人十分驚豔，同時也記錄了當時民間的流行服飾文化。還

有，賦中描寫報社、時鐘及電燈等西方文明傳播媒體、工作新型態，以及

現代物質生活品的便利、進步與繁榮。最後，賦篇鋪陳文學場域展演遊藝

之樂，在其中記錄了大世界遊樂園中的「大觀樓」及「共和廳」。事實上，

「大世界」遊樂場占地 14700 多平方米，面積是「新世界」的兩倍，遊客

數量超過「新世界」的一倍以上。「共和廳」位於底樓的，賦中描寫當中擺

設鼎鐘羅列滿布。且有滬上名妓輪流獻藝，美其名曰「群芳會唱」。32 
大世界遊樂場中有自設的〈大世界〉報，內容除了刊登遊戲場節目表

以外，在三版常設有「世界」主題欄目，且在創刊號上對大世界建築的描

述及其內部構造和各部分功能等都做了詳盡的介紹。大世界有樓臺亭閣之

勝，「大觀樓」可覽全園勝景；又有「四望台」，登臺四望，「跑馬廳」等俱

在目前，又有「招鶴」、「題橋」、「穿梭」、「登雲」諸亭及「旋螺閣」，行人

如在畫中，極遊目騁懷之趣。33 
「大觀樓」達 5 層之高，盡極目一覽全園勝景之能事，馳騁胸中懷壘，

不僅對於上海市民，就是一般百姓都是極具吸引力。特別是樓層當中還有

「升降機器」，改變了人們的視野及運用文明電力加快速度、升降高低度，

讓人們搭乘電梯迅速直達頂樓欣賞風景，有一種駕電御風與掌控權的快

感。這種對大世界各建築廳樓的描述，在張衡〈西京賦〉所載帝王各個宮

殿相接連的情形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32 熊月之主編：《可愛的上海：一百六十年上海知識問答（1843-2003）》（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4 年），頁 153。 
33 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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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

亙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

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

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

美玉。……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

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

乎其中。……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

殊。34 

然而不同的是，漢帝王及妃嬪宮室之神麗，也只能屬皇家所有，僅能在帝

王恣意遊幸當中才得彰顯，但到了民國時期的「大世界」，卻已化神奇為娛

樂。了餘的〈大世界觀跑冰賦〉也有更為壯闊的描繪： 
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漁賦體）： 

於是嫩柳舒眼，層樓插烟。 
共和廳外，升高台邊。 
兜上兜下之椅，飛來飛去之船。 
宕鞦韆兮運動，騎機馬而盤旋。 
極人間之樂趣，入畫圖到而難傳。 
爾其派衍具區，目窮平望。 
晶盤不殊明鏡，堪狀四圍之欄干。 
深籠一片之玻璃淺漾。 
挽大姊兮初遊，引小妹兮試颺。 
喜我面來冰場無恙，逢賽跑於中央。 
看紛紛而逐浪，短袖長裙嬌軀；若梭香風四溢，恍若仙娥。 
提櫻桃之笑口，鬪柳葉之春娥。 
競爭後先而相藉，衿誇矯健而尤多。 
或倒而走或而過，興盡歸來，其樂如何？ 

呼忙奴而而偕出，覺朱顏之微酡口；進春申（春申樓大世界菜館

名）而共醉，拍玉掌以輕歌。（歌曰天上月常圓，人閒情最潔。

月圓有缺時，愛情終不滅。）（和曰阿儂生小住、春甲祇解。歡

娛不解颦，勸郎且飲杯中酒，明夜先來莫後人。） 

 
34 ［東漢］張衡〈西京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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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樓外之絃聲，奏江南之春弄。 
可遣裙屐之懷，每集蘭閨之鳳。 
伹見光耀電燈，月斜晝棟。 
乃雇車兮歸來，聞樂譜兮相送。 
願日月兮來游，且與子兮相共。35 

「跑冰」即「溜冰」，賦作呈現「大世界」包含「溜冰」在內的各項遊樂設

施。1920 年「大世界」還曾舉辦「跑冰競賽大會」，分為「高級、兒童、婦

女」三組，比賽項目包括跑冰競走、退後競走、個人花式、兩人攜手競走、

四人接力競走等。36這些從西方而來，不論是遊戲活動所需器材（溜冰

鞋），或是結合現代文明科技所建造的遊樂設施（升高台、兜上兜下之椅、

飛來飛去之船、宕鞦韆、機馬盤旋……），無一不是人工製造之現代文明產

物。大世界除了提供西方文明「異物」供遊覽外，另也主動廣搜中國境內

各地之「異物」以供大眾獵奇。1923 年 3 月 10 日天津《大公報》曾記載一

則趣聞： 

吳淞南石塘要塞後面，泗陽客民蔣春林家，蓄公鷄一頭。去歲除

夕下午，此鷄忽生鴿蛋大小之蛋一枚，蔣某見之，心甚驚疑，密

不告人，留心觀察。至元旦下午，該鷄又產一枚，前後兩蛋大小

相同。第一蛋係長圓形；第二蛋係圓形。一端略尖，蛋壳均淡紫

色，並有棕色細點。蔣視兩蛋為奇貨，日昨持至淞鎮陳姓友人處

供人觀覽，一時紛紛傳述，視為異事。現下此公鷄及兩蛋，均由

大世界特派人至淞，覓得蔣姓本人，親携該鷄及兩蛋，陳列大世

界。以供眾覽，並備博物家之研究云。37 

「吳淞」為上海地區，公鷄及所生兩蛋，均由「大世界」至尋常百姓家蒐

購並陳列展出。於此時，庶民百姓的「異物」提供、觀賞，以及陳列「異

物」的遊樂園，都已泯除尊卑，遊樂園的現代文明設施，也讓普羅大眾達

到享受漢帝王擁有宮殿樓台般神麗之境界。 
關於童繡佛女史〈遊大世界賦〉文末提到的天臺劉山農（1878-1932），為

《大世界》主編之一，劉山農本名青，字照藜，後改字文玠、介玉，號天台，

他在〈發刊辭〉中論及發行《大世界》報刊的「遊戲」宗旨： 

 
35 了餘：〈大世界觀跑冰賦〉（仿吳錫麒鶯脰湖觀漁賦體），《大世界》，1918 年 3 月 18 日。 
36 不著撰人：〈大世界廣告〉，《申報》，1920 年 12 月 8 日。 
37 來：〈公鷄生蛋現陳列大世界備博物家研究〉，《大公報（天津版）》第 11 版，19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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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方今之世，飆輪焰扇，電掣雷鳴，縮地成方，補天有術，

其汽力世界乎？予曰否。然則報傳無線，車行不軌，彈指千里，

震耳萬方，其電氣世界平？予日否。將謂餓羅斯野，比利時墟，

發彈一丸，流血千里，為黑鐵世界乎？予曰否否。豈以生財無頭，

鑄幣有泉，不識一丁，但知五銖，為黃金世界乎？予又曰否否。

或請其說，予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陲之，而告之曰，無非

一遊戲世界而已矣。38 

《大世界》「遊樂場報」中刊登的大量文藝文字，在第三版常設有「世界」

主題欄目。該報文學體式包含：小說、舊體詩詞、筆記、寓言、諧雜文、

詩鐘、竹枝詞、吟聯、時論文、戲劇評論、劇本、打油詩、時事灘簧、序、

傳、俚言諺語等。其中小說包含長篇、短篇、翻譯小說；在種類上又有醒

世、寓言、滑稽、諷世、軍事、奇清、理想、偵探、教育、紀實等。39換言

之，《大世界》不僅為研究近代上海文學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史料，

也能在文學史脈絡下，與其他朝代的文學作品參酌比較，匯為一條文學巨

流之河。 
劉山農雖在《大世界‧發刊辭》定位建立「遊戲世界」，為遊樂場及該

報之發行宗旨。然遊玩取樂的背後，一如傳統文人，及時行樂往往是孤憤

抑鬱、有志難伸的「逆向」操作。《大世界‧發刊辭》在上述「戲言」之後，

筆鋒一轉說道： 

乃自世運日降，人心益險，驕兵悍將，據地稱雄，朝令獨立，暮

電引咎，則又以國家為遊戲矣。虎官狼吏，長鋤巨鏟，剝民脂膏

肥，肥己囊橐，則又以人民為遊戲矣。謀夫策士，結党成群，顛

倒是非，淆惑視聽，則又以黨派為遊戲矣。豈不慨哉！豈不慨哉！

然則予徒生此世界，不能取黃金印，不能挾十萬毛瑟，不能搏三

寸不爛舌，遂將抑塞憤懣終耶？抑將別拓遊戲世界耶？勢不能不

從事於大世界遊戲場矣。40 

換言之，漢大賦對遊樂場域及觸目所及物象的鋪采摛文、體國經野之筆法，

除了在《大世界》相關賦作有所承襲，然處於上海法租借地之中的「大世

界」遊樂場，雖能「挾洋人以自重」免受軍閥驕兵悍將，或是無能之北洋

 
38 不著撰人：〈發刊辭〉，《大世界》，1917 年 7 月 14 日。 
39 參看《大世界》各期欄目，《大世界》已收入「中國近代中文報紙全文數據庫-小報

（1897-1949）」，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出版，臺灣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代理。 
40 不著撰人：〈發刊辭〉，《大世界》，1917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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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虎官狼吏之干預，然受外侮欺凌所象徵的租借之地，又適與宣揚大漢

天威，展示藩國朝貢異物的漢賦作背景相反。雖然如此，過去宮廷文學侍

從或能親炙帝王身邊取悅君上，然歷代以降更多的文人是懷才不遇、藉物

悼己，漢代小賦作家如此，民國《大世界》編輯、作者群，乃至其它對民

國政局「感時憂國」的文化群士何嘗不是？劉山農「豈不慨哉！豈不慨

哉！」、「遂將抑塞憤懣終耶？」，才是遊樂背後真正的隱曲。 

三、俟時展才：靈龜（異物）之時空游移與情志擺動 

無獨有偶的，在 1920 年代「大世界」所展示的自然界「異物」中，除

了上述公雞及所生之蛋外，另有從南海獲得的異物「𪓟鼊」，屬於海龜種類。

民國初年知名政治家及學者但燾（字植之，1881-1970），41曾為此一「異物」

撰文而成〈𪓟鼊賦〉，刊載在章太炎（1869-1936）主編的《制言》半月刊第

27 期（1936 年）。42《制言》半月刊為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因此屬傳統文

人結社之刊物。該刊以保存國學，研究國學為基本特點，文字風格或發行

宗旨皆迥異於《新世界》、《大世界》等娛樂性刊物。但燾〈𪓟鼊賦〉該文

刊載時間雖晚至 1936 年，然此賦緣起之時間、地點，卻是 1924 年的上海

「大世界」。但燾在賦文前面作序說道： 

民國十三年，榜人有航南海者，涂中直風，張網得巨龜，攜歸貨

於上海大世界賈人，作木池養之。其形如笠，背有文似瑇瑁，四

足縵胡無趾，鳴聲如鵝鴨，與本草綱目、說苑所云四足縵胡無趾，

龍翅蛇頭者無異。餘杭章太炎先生偕旭初、鷹若往觀之，識為本

草、海賦所云之𪓟鼊。蓋靈龜紫蠵之屬也。太炎先生賦詩一章，

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盡，復造短賦。43 

〈序言〉結構整飭、層次分明。將作為一「異物」南海巨龜的形貌呈現在

大家面前，讓眾人大開眼界、為人所認識。首先載明日期：「民國十三年」，

 
41 但燾字植之，別號天囚、天囚居士、觀復道人等。但燾於晚清赴日本留學，後加入中國同

盟會。民國成立後，多次出任黨政要職，深受重用。1946 年出任新成立的國史館副館長，

1949 年後到臺灣，曾擔任總統府資政。但燾詩詞造詣頗高，國學深厚，與章太炎、黃侃、

汪東等人熟稔交好。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05 年），頁 523。 
42 《制言》1935 年 9 月創刊，章太炎親自擔任主編。1936 年章太炎過世，加上戰火影響，

該刊斷斷續續出刊至 1940 年第 62 期而終止。章太炎在《制言‧發刊宣言》中指出：「講

習會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

學會時，餘未嘗別作文字；今為《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 
43 但植之：〈 鼊賦有序〉，《制言》第 27 期，193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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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巨龜被何人：「榜人」（按：即「船夫」），及何以捕獲之由來：「航南海

者，涂中直風，張網得巨龜」，和為什麼出現在大世界展覽場上：「攜歸貨

於上海大世界賈人」。在人、事、地、物、時充分的記錄下，作為取信於人

們真實不虛的證據。次則敘及其被畜養之處：「作木池養之」，與其原居之

所在「南海」，形成強烈對比。然後描寫它作為「異物」之形狀與聲音：「其

形如笠，背有文似瑇瑁，四足縵胡無趾，鳴聲如鵝鴨，與本草綱目說苑所

云四足縵胡無趾，龍翅蛇頭者無異」。再者是鑑定，由餘杭章太炎為它考證

並「正名」：「餘杭章太炎先生偕旭初、鷹若往觀之，識為本草海賦所云之

𪓟鼊。蓋靈龜紫蠵之屬也」。最後，太炎先生作詩，汪東（字旭初，1890-1963）
及但燾二人接續和詩（俱刊於《中山縣縣政季刊》1932 年第 1 期，詳參本

文文末「附錄」），在意有未盡的情形下，但燾繼續以「賦」體文字特有的

鋪排寫物之筆觸寫下〈𪓟鼊賦〉，並藉以詠懷抒志：「太炎先生賦詩一章，

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盡，復造短賦」。讓吾人大飽眼福，認識此

一海上奇龜異物。 
章太炎在〈𪓟鼊賦〉一文〈後跋〉中提到本篇賦文的價值乃是「漢賦

尚矣」。這句話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解釋：一方面是稱讚此賦繼承了漢賦體物

述志的傳統，且為上乘之作；另一方面或可謂此賦述寫「異物」，乃是漢賦

崇尚之寫作題材與筆法。 
雖然，上述寫作題材、述志二種詮釋或有絲微差異，但二者在漢賦詠

「物」、體「物」的基礎上亦常見二而為一的連結在一起。只不過是觀物的

對象「𪓟鼊」，並不常見於漢賦以之為題，專門作為異物的書寫對象。即便

在〈子虛〉、〈上林〉等描敘天子田獵，有百越進貢的珍禽異獸、品類繁庶

之物，在瑋字聯翩當中亦鮮少尋獲。然而，較為相近的物種，在東漢末、

三國初之際，有陳琳（?-217）的〈悼龜賦〉、曹植（192-232）的〈神龜賦〉

是不容忽略的。 
龔克昌的《全三國賦評注》中，存有一篇陳琳〈悼龜賦〉殘篇。陳琳

〈悼龜賦〉中說道：「探頤索隱，無幽不闡。下方太祭，上配青純。山節藻

梲，既櫝且韞。參千鎰而弗賣兮，豈十朋之所云。通生死以為量兮，夫何

人是足。」44顯然與《莊子‧秋水》：「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

乎﹖」45以神龜、泥龜之對比寓託生死之道有關。此外，就曹植詠物賦與詠

物詩之特色而言，程章燦曾指出曹植的詠物賦與詩，是一副筆墨兩處鋪寫，

雖然表面上題材不一樣： 

 
44 龔克昌：《全三國賦評注》（濟南：齊魯書社，2013 年）。 
45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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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曹植《白鶴賦》、《離繳雁賦》（均見《全三國》卷十四），與其

《野田黃雀行‧高臺多悲風》，都是悲憐罹難的小生靈，寄託傷

心人嚮往自由的懷抱。詩中的黃雀飛進賦裡，變成了孤雁、白鶴。

「冀大網之解結，得奮翅而遠遊」（《白鶴賦》），不就是「拔劍擋

羅網，黃雀得飛飛」（《野田黃雀行‧高臺多悲風》）嗎？46 

程章燦並未提及曹植的〈神龜賦〉，然對於悲憐罹難的小生靈，寄託傷心人

嚮往自由的懷抱，「賦」體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與文字寫法，自是比「詩」

大膽激烈。馬積高（1925-2001）稱譽曹植賦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托物寄意

的詠物，不但這類作品頗多，即使可能是他早期所作的，但在藝術創作的

成就上也較為成熟，達到物我為一的境界。47馬積高分析了曹植許多詠物

賦，如〈鶡賦〉、〈蟬賦〉，及能別開生面的〈蝙蝠賦〉和〈鷂雀賦〉。如〈蝙

蝠賦〉： 

顯係為那些變化無常的陰險之徒而作，但作者並未明言，只是抓

住蝙蝠的特點予以形容刻畫，而諷刺之意，自寓其中。這種諷刺

小賦，完全是曹植的首創，到唐以後，逐漸發展成為賦體作品中

最富於現實意義的一種。48 

又如〈鷂雀賦〉： 

此賦當據民間寓言寫成，語言全是口語（《顏氏家訓‧書證第十

七》曾指出「果蒜」是「俗間常語」），非常生動形象，完全擺脫

了文人賦的策白，比蔡邕的〈青衣賦〉又進了一步。曹植有〈野

田黃雀行〉一詩，寫黃雀為所逼，自投羅網，賴少年「拔劍擋羅

網」，黃雀才得飛出。此賦構思與之相似，大概都是借此來諷諭

曹丕及其爪牙的。後來唐代的俗賦，完全與之一脈相承。49 

可惜的是，馬積高分析上述曹子建「完全是首創的諷刺小賦」，如鶡、蝙蝠

等「異物」；卻未論及性質相當類似的〈神龜賦〉。 
曹植〈神龜賦有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

感而賦之曰： 

 
46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54。 
47 馬積高：《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81。 
48 馬積高：《賦史》，頁 154。 
49 同上註，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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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岡。

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訊息，應聖時而後翔。

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

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

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以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

感白靈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離刳剝之重辜。

欲訴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安玄雲而好靜，不汪翔而改度。昔嚴州之抗節，援斯靈而記喻。

嗟祿運之頓蹇，發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諄美之仁人。

晝顧瞻而終日，夕撫順以接晨。遘淫災以隕越，命剿絕而不振。

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喬鬆化於株木。

蛇折鱗於平皋，龍蛻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

殼。50。 

高德耀在〈曹植動物賦〉一文中分析，作為貴遊公子的曹植應該和漢大賦

中所描寫的天子田獵相同，根據曹植的「〈獵表〉中記載：『于七月伏鹿鳴

麀，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他真實地『打過獵，而且可能是

常年以打獵為娛樂的』」。51而這種推測不無道理。不過，曹植對動物的態度

和描繪，都與著眼於歌功頌德、誇飾帝王權勢及國家威望的漢代天子畋獵

賦有極大的不同： 

呈現在他的動物賦中的主要意念是同情。……曹植的詠物賦常對

動物的痛苦和死亡表現出強烈的同情和關切。這幾篇辭賦，除了

字面的意思以外，還隱含有更深的意義。52 

由是，曹植〈神龜賦有序〉中形容神龜原本作為一隻千歲之龜，落入成為

人們應酬贈送的物品，化為物質性慾望和財貨的象徵，槁木死灰狼狽不堪

的樣態，慘不忍睹而感喟嘆道：「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

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當然，箇中無不有曹植自喻為神龜

之深層隱意。他讚嘆神龜是效法天地、遵循自然、隨順陰陽而生的奇物：「嗟

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

吸，藏景曜於重泉。」它吃喝也與眾不同，食飛塵實氣和飲朝露純然潔淨

 
50 曹植：〈神龜賦有序〉，［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4 年），頁 96、97。 
51 ［美］高德耀：〈曹植動物賦〉，《文史哲》1990 年第 5 期，頁 45。 
5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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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行動舉止也昂首穩重、氣宇軒昂「步

容趾以俯仰，時鸞回以鶴顧」。表現出其珍稀不凡的特質。 
相較於曹植所鋪排敘寫的「神龜」，到了一千七百餘年後，民國但燾（植

之）的〈𪓟鼊賦〉，正文開宗明義指出，「𪓟鼊」是一「異物」，文分四個層

次，作「𪓟鼊」身分上精要的介紹： 

有鼊之異物兮，夙潛位乎南溟。形殊三足，體託四靈。名著辭賦，

象逸圖經。羌向陽以失路，匪應瑞而銷兵。信無趾而遺土，尚護

斑而悲鳴。子政之所箸錄，魯班之所鏤刻。徒寄想於簡編，曾莫

識其顏色。53 

賦作中說明它的 1、產地「夙潛位乎南溟」，居住在南海極深淵之處；2、形

狀「形殊三足，體託四靈」，只有三隻趾，體型與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四大靈

獸當中的「龜」相近似。並由此進而說明它的特殊性，其名曾注錄在古辭

賦圖經上「名著辭賦，象逸圖經」。3、再由是，作者對照它先前的顯赫及

現今的狼狽之狀，藉物抒懷不禁發出內心無限「感懷」：「羌向陽以失路，

匪應瑞而銷兵。信無趾而遺土，尚護斑而悲鳴」，以「失路」、「無趾」為意

象，道出「現實」人生國家社會的兵燹倥傯之隱喻。4、最後以「歷史」為

時間縱軸，抒發出人生更深刻「感懷」：即便在史書圖籍上，赫赫有名的帝

王「子政秦王」及名工匠家「魯班」都曾為它留下箸錄鏤刻：「徒寄想於簡

編，曾莫識其顏色」，但人們都已不復記得之無限沒落感傷。 
本賦運用辭賦舖陳排比的藝術手法，羅列「異物」之「𪓟鼊」，不惟顯

露它們的「品類」特異，還一一分別為之描寫它們的特徵，作為區判它們

不同的標誌： 

其為物也，靈蠵擬其采，贔屭同其力。海朮聞聲而息響，窺景以

深匿。 頭見已慣，蚆頭誰能識？陋石 之浮華，疾蟛蜞之反側。

穢瑇瑁之多文，疵烏賊之患得。54 

上述龜的品類有靈蠵、贔屭、海朮、𪓬𪓹、瑇瑁；而與之相排比的另一異

類非屬龜類，如中也頭、蚆頭、石 、蟛蜞、烏賊，然其外型亦多有甲殼，

味道甜美好吃，經濟價值高，頗受一般人民喜好。以下茲各舉二例以示之。 
龜類如：贔屭，動物名。龜類，好負重，舊時碑下所刻仙龜怪物即是。

張衡〈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屭。」又名龜趺、霸下、填下，龍生

九子之一，貌似龜而好負重，有齒，力大可馱負三山五嶽。其背亦負以重

 
53 但植之：〈 鼊賦有序〉，頁 1。 
5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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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多為石碑、石柱之底台及牆頭裝飾，屬靈禽祥獸。其原形可能為斑

鱉。𪓬𪓹，《廣韻‧麻‧𪓹》：「𪓬𪓹似𪓟鼊生海邊沙中肉甚美多膏。」55郭

璞〈江賦〉注：「𪓬𪓹與䵶鼊相似，大如䕠生，乳海邊白沙中。」《正字通》

異魚圖贊云：「𪓬𪓹海鯨，名曰匽鼂，一枚剖之有三斛膏。」 
甲殼類如：蟛蜞，是淡水產小型蟹類，學名相手蟹，屬甲殼綱方蟹科。

又稱螃蜞、蟛蚑或磨蜞，農村習慣俗稱嘟嚕子、小蟹子等。潮州人烹調用

鹽醃漬或大火快炒入味吃食。烏賊，本名烏鰂，又稱花枝、墨斗魚或墨魚，

屬軟體動物門頭足綱烏賊目。烏賊遇到強敵時會以噴墨作為逃生的方法，

故因以之命名。56 
本篇賦作，無論是舖陳「異物」之「龜」類，或是介紹其它甲殼類水

產物，對於外形、特質，或是敘述記載它的典籍，以及用白描的口吻多感

嘆它們的身世不諧，大體上都不脫離實際，考證翔實深刻，對於海洋生物

「龜類」和「殼類」的認識有開創性的描寫。 
張衡〈西京賦〉中有對於龜類的鋪陳描寫：「其中則有黿鼉巨鱉，鱣鯉

鱮鮦，鮪鯢鱨魦，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57薛綜注：「詭類殊

種，多雜物也。」左思〈吳都賦〉：「𪓟鼊鯖鰐……葺鱗鏤甲，詭類舛錯。」58

張銑注：「言海物皆如葺飾其鱗，彫鏤其甲，詭怪異類，互相舛錯也。」左

思〈吳都賦〉「𪓟鼊鯖鰐」已出現「𪓟鼊」。再者，從俗民生活上，多可見

其可食用且味道鮮美，是人民宴客時的一道水產野味。而考諸文學價值，

因其作「異物」之「龜」旁部件和殼類「虫」旁部件，又與漢賦開創「艱

難奇字」所形成的「瑋字聯翩」的美感特徵相符。這些異物的品類，是民

國賦對於漢魏大賦羅列排比、體物逞辭的接受和繼承。 
接下來一段說明，藉異物處境以喻外在社會國家環境的險惡。𪓟鼊性

情雖然遠逸、知白守黑，但因外在所居處之境已失去安全屏障，陷於災難

危墮困厄之間，雖想潛隱於淵嘿之深處，已是不可能之事。在此，賦文開

始藉由𪓟鼊隱深藏幽闇的性情發出嚴厲諷刺，控訴受外在居處環境影響，

被迫無法選擇逍遙自適的人生，由此適切點出當時國家時局的不安、戰爭

倥偬，以及列強侵略及軍閥割據的紛亂，人民的身不由己的困頓： 

獨情遠而性逸，甯知白而守黑；伊性尚之各殊，迺靜躁之異德。

哀河清之難俟兮，悼橫流其焉極；或暴骨而輿尸兮，或墮都而喪

國。鴻鵠失其高棲兮，黿鼉眯其故域。猛獸困於檻穽兮，鷙鳥折

 
55 ［北宋］陳彭年等：《宋本廣韻》（北京：中國書店，1982 年），頁 144。 
56 徐復等編：《古漢語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年），頁 2263。 
57 張衡：〈西京賦〉，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全漢賦》，頁 417。 
58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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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羽翼。神龜淵嘿而藏骨兮，文豹隱蔽而留皮。磋使君之見獲兮，

尚容與乎方池。絜志雖見誚於莊周，比德應無慚乎仲尼。59 

這段幾乎每一句都用了至少一個典故。如：「知白守黑」（《老子》）；「靜躁」

〈晉‧張華〈答何劭〉詩〉；「河清」（《左傳》）；「鴻鵠」（《管子》）……等，

與𪓟鼊有直接關係的，是「神龜淵嘿而藏骨兮」引用《莊子‧秋水》：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

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60 

王先謙《莊子集解‧序》指出：「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為犧之聘，可

謂塵埃富貴者也。」61賦作引《莊子‧秋水》之典，莊子原意是透過「泥

龜」，喻人的價值在於保有高尚的節操，切勿為了權勢地位而改變。世俗

人汲汲營營透求的名利財富如塵埃一般，使人失去本性、失去自由，完全

不值得一顧。並要人進而達到生死齊一、崇尚自然、曠達的思想境界。值

得注意的是，在賦文裡，用得卻是《莊子‧秋水》的「反義」，也就是說「神

龜藏骨」，只要留得一條命在，都要等待河清，即使忍耐的時間漫長遙遙無

止期。 
因此，下段文就立即接上「尚容與乎方池。絜志雖見誚於莊周」，並以

儒家孔子的「比德說」力勉修飭品行、苟全性命於亂世，發揮萬物皆有可

珍貴之處： 

夫物貴固有可賤兮，賤亦有可珍。高神龍之不制兮，慕尺蠖之求

伸。恥充體以殘物兮，甘晦采而自全。比麒麐之不殺兮，方蚌蛤

而延年。 

嗤大禹之入國兮，慜魯叟之厄陳。雖服養於駔儈兮，終哀矜乎

仁人。 

齊萬戴於晦朔，與天地同流。短劉禪之忘蜀，薄箕子之朝周。 

 
59 但植之：〈 鼊賦有序〉，頁 1、2。 
60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98。 
61 同上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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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夷非惠，先知先覺;氣凌青雲，身違焦剝。蓋志大而心小，故食

清而遊濁。神智有時而困，禍釁起於不虞。儻反轡乎舊都，庶收

功於桑榆。62 

其以「物既有貴亦就有賤；有賤亦就有珍」之理，展開言說「尺蠖之屈，

以求信（伸）也。」（《周易‧繫辭下》）之寓意，言「𪓟鼊」即以喻「人」，

即使委屈求全、茍活性命於亂世，因幸或倘遇有「仁人」哀矜憐憫相助，

或許有能力挽救回到原來居住之所。亦即在某一方面雖有損失；但在另一

方面猶有成就。因此韜光養晦收斂光采，隱藏才華不使外露，保全性命不

為世所知，期庶收功於桑榆。充滿了離亂時代的一份悲愴的救國、救民之

理想。 
本賦從海上巨龜的被捕放置在「大世界」遊樂場供人展覽參觀，寫到

文人淑世救國的理想抒發，轉折之間發揮了漢賦以來以迄到民國賦「感懷

諷諭」的特色與價值。由是，章太炎稱許但植之： 

漢賦尚矣。後之作者，絕塵莫及，自來造作，要不能脫唐人藩籬。

但植之茲篇上方不足，下方有餘，六朝人集中，亦多見之。63 

特別是「茲篇上方不足，下方有餘」一句，意謂但植之作此賦前半部為體

物寫𪓟鼊之龜；後半部則是發揮漢賦作家運用典故、引喻連類取譬之修辭，

在曲終雅奏之際，抒發憂國憂民之淑世感懷。 

四、結語 

不論是人或國家，常從異己關係的對照中發現自我，形成自我／他者

之間的關照比較。傳統中國對待異族或異物，往往帶有一種華夷之辨的文

化優越感，與之相關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古代天子掌

管的「天下」常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觀念，而不是一個有明確國界的地理

觀念。所以周圍的國家，它們文明等級比華夏中原低，應當向統治的天子

進貢朝拜。這在漢代賦作的「異物」書寫中，亦可常見大漢天威的展現。

葛兆光曾經指出： 

漢代以後，雖然張騫、班超、甘英和很多人都到了很遠的地方，

但是中國人想像的「天下」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加上日益

擴大的「四夷」。但是這幅圖像，只是中心明確，四邊卻很模糊，

 
62 但植之：〈 鼊賦有序〉，頁 2。 
6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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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人的常識，雖然印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亞

與西亞諸國加在一起，再算上日本、東南亞、朝鮮，以及北邊的

廣袤土地，遠遠比中國要大得多，但從漢到唐，中國人仍然覺得

它們仿佛在文化上無聲無息。所以沒有覺得外面有個另外的「世

界」。64 

然而，相較於中國以外的歐洲，從 15 世紀到 17 世紀時期，西方的大航海

時代以及伴隨而來的地理大發現，以及往後在殖民開拓、異物的發現，乃

至生物學或人類學的相關分類知識的建立的經驗中，西方人在與異族文化

的比較中，確立了自己處於中心的或較高的地位，包括所謂「現代物質文

明」、「經濟富庶」等現代化進程中之價值。相對的，東方世界反而成為「未

開化民族」、「蠻族」等所謂「他者」。19 世紀以降的近現代中國歷史所經歷

的世變，以及民初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存在的「租借地」（「新世界」在

英租借；「大世界」則在法租借），光鮮奇幻十足的現代都會面貌，對中國

文人而言，折射的是對於「異物」的陌生化、新奇感。雖然「俯察品類之

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蘭亭集序〉），然就

像「大世界」遊樂場的招牌物件「哈哈鏡」65一樣，透過多角棱鏡，它可以

把人照成千奇百怪的模樣，同時「哈哈鏡」及其它西方帶來的新奇異物，

亦折射出中國面對異族、異物，乃至異文化的歷史變動及曲折。西方人在

擴張的時候發現的異文明，就像是找到了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看到了

自我中心的位置。相對的，「大世界」如織的遊客，當中國人透過「哈哈鏡」

返照扭曲的自身，歡笑之餘，折射出的是自身民族國家的孱弱。鳳郎的〈新

世界賦〉就相當清晰的表述「感時憂國」之思：「歌曰：『大陸起龍蛇，國

危如累卵。無術挽狂瀾，衷懷空憤懣。』和曰：『何須鬱鬱滿衷懷，冷眼看

他當道豺。未必鴛鴦非幸福，游新世界與君偕。』」66游新世界的及時行樂，

或許是對國事紛亂、兵馬倥傯的無可奈何安身遣懷之狀。 
欄位及諸多文本的並置，反映的是即時性的時事及文化動態，這些個

別不同的單一文本在編輯者的編排策略，包含顧及廣告行銷及讀者閱讀品

味等等文本編輯中，透過文字及圖像，也一併讓時代氛圍及時人心境得以

 
64 葛兆光：〈古代中國的「天下」，近代世界的「萬國」〉，《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8、9。 
65 早在「大世界」的前身「樓外樓」時期，就以電梯、哈哈鏡、屋頂觀景、固定的評彈、灘

簧和滑稽演出吸引遊客。「大世界」遊樂場的廣告詞特別說道：「入大世界窺哈哈鏡，呲妍

易色肥瘦改容，成反比例悟齊物理，光學作用如是如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此窺哈哈鏡

之樂也。」 
66 鳳郎：〈新世界賦〉，《新世界》，1918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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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保存。以民初政治、社會動盪之下「感時憂國」的面向來說，上文分

析病鴻〈春日遊大世界賦〉，賦作是著眼於呈現「大世界」遊樂場各種新奇

物狀品類之盛，然除此之外，病鴻另有〈中秋夜遊大世界賦〉刊載於 1922
年 10 月 6 日的《大世界》。〈中秋夜遊大世界賦〉將「遊大世界」與「登樓」

交相呼應，文中透欣賞魔術表演如「空中取月」，眾人雅集相聚「邀來月影

於杯中」，67雖然中秋佳節令人歡愉，然背後亦不免連結傳統文人作品如〈蘭

亭集序〉、〈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等之無常感懷。也因此「一番流覽，幾

度逢迎，仙槎已去，丹粒方成」68。感時抒懷不言可喻。此外，在《大世界》

第二版同一版面〈中秋夜遊大世界賦〉正下方，則有懺愁的〈中秋譚片〉

一文，正可以作為互文參照。在〈中秋譚片〉當中，首敘中秋佳節，明月

普照對「大千世界」自然節氣的一種「感時」情懷：「金風颯颯，玉露瀼瀼，

倏又到了中秋佳節。那一輪明月，普照大千世界一般。騷人墨客，定有許

多賞月的韻事，不肯辜負這美景良宵。」69但是，因「目擊國事蜩螗，兵戈

紛擾」，文中遂繼起敘述如何勾連志士仁人「無奈何寫幾句勉強尋歡、苦中

作樂的話兒，也來點綴點綴罷」。70再者敘述作者因「兵禍連結、民不聊生」

的「憂國」之憤：「無非是軍閥和政客軍的爭權攘利，擾得大地無一片乾淨

土」，憂國之憤懣亦顯其中。有趣的是，病鴻的〈中秋夜遊大世界賦〉是置

於「歡喜世界」欄目；而緊接的懺愁〈中秋譚片〉則是編排在「滑稽世界」

欄目。由「歡喜」到「滑稽」，就欄目及文章有呼應承續的關連性存在而言，

不免予人在感時憂國、世事無常當中，一種虛無荒誕，惘惘威脅之感。 
同樣的互文關係，亦可從童繡佛女史這一作者來考察。除了上文所引

分析之〈遊大世界賦〉（《大世界》1917 年 8 月 19 日）當中，童繡佛女史極

盡耳目之娛寫下《大世界》之盛景外，童氏另有〈邀女友秋夜賞月啟〉一

文，刊登在《大世界》1919 年 10 月 13 日第二版「歡喜世界」欄，童繡佛

女史提到「蓋聞佳景，莫妙於春桃，而秋桂尤饒逸興。怡情最宜於曲榭，

而高樓尤愜幽懷。」71文中不惟以「秋桂」表述「感時」，也以「高樓」抒

遣幽懷，隱約點出「登樓」銷憂的悽愴感發；而接下來「是以赤壁夜遊，

蘇東坡因之作賦，洞庭秋泛，劉禹錫藉以吟詩。」72引用東坡夜遊寫〈赤壁

賦〉「水」、「月」意象為喻，說明「變」與「不變」之理，表達曠達胸襟，

不再渺懷美人憂國之感傷。此外，在同版〈邀女友秋夜賞月啟〉之正下方「滑

 
67 病鴻：〈中秋夜遊大世界賦（以月到中秋分外明為韻）〉，《大世界》，1922 年 10 月 6 日。 
68 同上註。 
69 懺愁：〈中秋譚片〉，《大世界》，1922 年 10 月 6 日。 
70 同上註。 
71 魯童繡佛女士：〈邀女友秋夜賞月啟〉，《大世界》，1919 年 10 月 13 日。 
7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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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世界」欄位，另有明哉〈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一文寫下：「泥

滑滑、泥滑滑，奈何國土如囊括。莫謂中原無主人，令我儒冠衝怒髮。」73

以及「主戰終無良好果，累年兵禍擾干戈。……巢覆未有卵能完，努力前

途休自懦。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胡為自由來逼處。」74由是可知，賞月感

時（〈邀女友秋夜賞月啟〉）與憂國憤懣（〈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

之並置，係由報刊編輯將不同類型的多重文本匯聚在同一版面，文本所呈

現之事項及作者心境雖各有不一，但匯聚在同一版面，則是歷史現實動態

的匯聚勾勒。 
民國上海遊樂場擺設的各種蒐羅自然界與人為科技研發的「異物」，雖

然帶來了歡樂，卻也讓感時憂國的文人，在賦作中述寫憂懣的情志，世界

圖像的改變，權力關係的置換，京都皇城不再是天下中心，大世界上「萬

國」的林立，正像遊樂場的眾多異物展演般，帶出了新的賦作筆調與文學

場域。 

 
73 明哉：〈新禽言（傷南北議和未成也）〉，《大世界》，1919 年 10 月 13 日。 
7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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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章炳麟〈𪓟鼊〉： 

上海大世界園，有物如龜，云自嶺海隨浪而下，為舫人所得者，

大若圜案，重二百六十斤。文似瑇瑁，然甚粗劣，鳴吼如鵝鴨聲，

四足如鰭。縵胡無指，余與旭初鷹若同觀，識為𪓟鼊，因賦是詩。

逾年友人鍾憲鬯自杭州來，因說清末某園嘗得是物之十餘日或言

肉甚美，乃就水中牽出將殺焉。是物出水流淚沾地不能自止，適

過客見之以銀幣購歸放之江中，乃知物之靈者與常蟲有異實矣。 

萬里清江使，漁師未識顏。 
倒瀾輕自試，靈氣向人孱。 
無趾真遺土，長鳴尚護斑。 
儻能隨海若，莫為朵頤還。75 

汪東〈𪓟鼊奉和餘杭師〉： 

浩蕩南溟濶，風濤恣所之。 
一朝試騰躍，從此失津涯。 
文采終為害，呻吟自宛悲。 
泥塗堪曳尾，爾獨遜神龜。76 

但燾〈𪓟鼊和章太炎先生兼示旭初〉： 

民國十六年，榜人有航南海者，張網獲巨龜，能鳴無趾，與本草

綱目、說苑所云四足縵胡無趾，龍翅蛇頭者無異。餘杭章太炎先

生往遊上海大世界，識為本草、海賦所云之𪓟鼊，蓋靈龜紫蠵之

屬也。太炎先生賦詩一章，汪君旭初和之，余繼成七章，意有未

盡，復造短賦一篇。昔者唐家鄉漁人網得是龜，與余在上海所見

者同而碩大過之。爰請於主席唐公留置平里廟荷池中，以供遊人

之覽觀。搜行篋得舊作七章書而張之璧，庶有屬和者，亦博物君

子之所不遺也。民國二十年六月但燾識於中山縣教育局。 

 
75 章太炎：〈 鼊〉，《中山縣縣政季刊》第 1 期，1932 年，頁 151。又收入《制言半月刊》

第 43 期，1937 年，頁 2。 
76 汪東：〈 鼊奉和餘杭師〉，《中山縣縣政季刊》第 1 期，1932 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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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息清江使，先知世所奇。 
騰溟同贔屭，耀采擬靈○。 
跋浪心猶壯，支牀願豈隳。 
河清終可○，不必憶南垂。 

異物來南海，還江未有期。 
臧文居自麗，蘇武節猶持。 
掉水疑蓮葉，潛身等石池。 
長鳴如有憶，淵嘿愧神龜。 

知爾壽千載，興亡應可詳。 
銜符窺智畧，鑽筴想文章。 
有夢歸滄海，無心到廟堂。 
縱然嗟失足，猶幸免刳腸。 

藏智終無用，含神不自謀。 
遊淵欣得所，行陸竟離憂。 
萬載同朝暮，殊方等一丘。 
周官亡太卜，餘命足優游。 

相背𪓟鼊似，聞聲玳瑁羞。 
雖然傷一蹶，終自有千秋。 
失路非常往，圖形偶見求。 
池魚且莫笑，即此是靈湫。 

通使終難達，知兵祇自囚。 
耀鱗如負字，失路豈吞鈎。 
比豹餘文采，方珠損怨尤。 
幾時還舊宅，應可息周流。 

龍翅誰能辨，蛇頭未足奇。 
魯班勞刻畫，子政費尋思。 
戲渚驚連璧，嬰羅尚綉衣。 
法天虛想像，今始識清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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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既以𪓟鼊舊作向海內索和，復寓書海上徵得章太炎先生原唱，

及其高足弟子汪君旭初和章並榜之壁。他日將伐石勒之以留韻

事，特識其緣起於此，民國二十年七月但燾識。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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